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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義理分齊。已知此經總屬圓教，未知圓義分齊云何？
這分齊，也有讀分齊(ㄐ一ˋ)，義理分齊。這第三呢，叫「義理分齊」：就分開呀，這個分別清楚了它。「已知此經」：已經知道啊，這個華嚴經，「總屬圓教」：這呀，屬於圓教啊，這個所攝，「未知圓義分齊云何」：可是啊，不知道這個圓教的這個義理呀，分齊，是怎樣的這個道理？義理分齊是怎樣樣子？
然此教海宏深，包含無外，色空交映，德用重重，語其廣收，全收五教；乃至人天，總無不包，方顯深廣。
怎麼叫一個圓教呢？這個圓教，就是圓滿，圓融無礙，怎麼樣說怎麼樣有道理。就好像那個大海一樣，所以呀，「然此教海宏深包含」：宏，就是大；深，就是啊，最深了；包含，包含就是言其呀，所有其它的這個微細微細的道理，乃至於啊，這個最顯著的道理，最微細的道理，都在這個裏邊包含著。啊，所以叫「包含無外」：沒有在這個教海之外的，所有的道理都在這個教海裏邊包含著。
「色空交映」：色，就是有色相；空，就是無相。不論是「有」、是「空」，都在這個道理裏頭包含著；「真空不礙妙有，妙有不礙真空」，這個色空交映，互相啊，這麼照映。「德用重重」：這種的德用，萬德圓融；用，這種用啊，啊，是無窮無盡；所以呀，德用重重。
「語其廣收」：若說，往廣了說，廣收；「全收五教啊」：這個小、始、終、頓，前邊這四教，都在這個圓教裏頭包括著。「乃至人天，總無不包」：不單這個小、始、終、頓在這個圓教裏包著，就是人天乘、惡鬼乘、地獄乘，都沒有不包的，都在這個圓教裏包著；「方顯深廣」：那麼因為啊，它無所不包，無所不容，所以呀，才說它是深，又說它是廣。
其猶百川，不攝大海，大海必攝百川；雖攝百川，同一鹹味；故隨一滴，迥異百川。
他現在啊，舉出個比喻來，比喻什麼呢？比喻這個大海和百川。這個百川呢，就是其它的水類，或者江啊、河啊、湖啊，總而言之不是海，這個有水，或者山溪呀，凡是有水的地方，都叫百川。
「其猶百川」：啊，現在啊，舉出一個譬喻來，好像什麼呢？好像這個百川，「不攝大海」：它沒有法子啊，把這個大海水呀，攝到這個百川裏頭來。這個百川呢，就是其它的教，其它的小、始、終、頓呢，或者其它這個無論什麼宗教，都包括到這個百川裏頭。不攝大海，它沒有法子啊，把大海的這個水拿到它百川裏來，作它的水，沒有法子。
「大海必攝百川呢」：這個大海呢，可一定能啊，收容這個百川的水；無論什麼地方的水，都可以流到大海裏，流往大海裏流，流多少，也不見這個大海呀，這個水多了多少。那麼四通八達的，所有的地方水都往大海裏流，咦，你也看不見這個海水呀，又多了多少。所以這叫啊，大海必攝百川。
「雖攝百川」：雖然呢，這個百川的水呀，都到大海裏頭來，「同一鹹味」：它都變成一個鹹味了；不是啊，這個百川的水，到到海裏，海水就變成淡了，不是的；這海多少水，到這個大海裏頭，都同一鹹味，都變成鹹的味道了，沒有旁的味道了。
這就是啊，說這個其它的教啊，歸納到圓教裏頭來，都是圓教的這個義了，這個道理呀，都是屬於圓教了，就不屬於其它的教這個教理了。
「故隨一滴呀」：所以呀，啊，就隨便你呀，在這海裏拿出一滴這個海水，「迥異百川」：你嚐一嚐，你呀，細玩其味，你喝一點看看這海水呀，它是什麼味道？和這個百川的味道同不同？迥異百川呢，就和百川的那個水的味道啊，完全不同了，迥然不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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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之四教，不攝於圓，圓必攝四；雖攝於四，圓以貫之。故十善五戒，亦圓教攝，尚非三四，況初二耶？斯則有其所通，無其所局。
「前之四教」：在前邊呢，所講這個小教、和始教、終教、頓教，「不攝於圓」：它們不能攝受這個圓教的道理。啊，為什麼呢？它們就都好像那個百川似的，沒有那麼大的地方，所以呀，不能裝那麼多的水，自己的水，也要流出去。那麼前邊這四教，它所包容的這個道理，也是啊，有限量的，不是啊，普遍的，不是啊，圓滿的，所以呀，它不能攝於圓；「圓必攝四」：可是這個圓教呢，一定能攝受啊，前邊這四教的道理。
「雖攝於四」：雖然呢，它攝前邊四教這個道理，「圓以貫之」：用這個圓教啊，來貫通它，貫通啊，其餘的。「故十善五戒」：十善，什麼叫十善呢？五戒，人都知道了；這十善，我們這研究研究，看看呢，誰知道？所以我現在不講這個十善。五戒，就是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。「亦圓教攝」：這就是屬於圓教。
「尚非三四，況初二耶」：什麼叫尚非三四呢？「況初二耶」：初一初二，初一，就是first day；初二，second day；那麼現在是初二，大約是second day，哈哈！「斯則有其所通」：這個呢，就有其所通，貫通，「無其所局」：沒有啊，所限制，沒有局限。局限呢，就是有一個範圍，有一個限度。那麼沒有講清楚的，等會大家來講。
這個十善，不是講的十惡，你們現在都講的十惡了，沒有變成十善，就是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婬；你若是殺盜淫，這就是啊，惡了。加上一個「不」字，不貪、不瞋、不癡；你若一貪、瞋、癡，沒有這個「不」字，那就十惡；有一個「不」字，啊，就是十善。這個口有四惡，身有三惡，意有三惡。
口有四惡，口這四惡就是，綺語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；你若說是啊，綺語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這又是啊，惡了；說，不綺語、不惡口、不兩舌、不妄語，這啊，叫十善。那麼由這個十惡，你加上一個「不」字，就變成十善；所以呀，我們修行啊，啊，也是這樣子，只要你修行，你不要不修行，那就可以了。
故此圓教，語廣名無量乘，語深唯顯一乘。一乘有二：一、同教一乘，同頓同實故；二、別教一乘，唯圓融具德故；以別該同，皆圓教攝。
在前邊說是圓教，能攝一切教，攝前邊的四教；而前邊的四教，不能攝於圓教；猶如大海呀，能攝百川；百川，不能攝大海是一樣的。因為這個所以「此圓教」：這個圓教啊，「語廣名無量乘」：若是往廣多了說，這個圓教啊，又有無量無量的這麼多的乘啊，都是在圓教裏包著；它啊，無所不包，無所不容，所以呀，叫圓教。「語深唯顯一乘」：若是往深了講，它呀，就是特別顯這個一乘的這個妙理。
那麼這一乘的妙理，一乘又有兩種的一乘。那麼兩種的一乘，第一呢，就是「同教一乘」：和呀，這個其它的教不同；那麼不同，怎麼叫同教一乘呢？這個同教啊，是同這個頓，同實，和這個小、始、終啊，都不同的，所以這個就是頓教，講的實相的妙理，所以呀，「同頓同實故」。
第二種的一乘是什麼呢？是「別教一乘」：是特別的了，特別的一乘。「唯圓融具德故」：這個怎麼叫別呢？怎麼叫特別呢？就是啊，它啊，最圓融了，又啊，具足一切的萬德，因為這個所以叫啊，別教的一乘。「以別該同」：這個用這個別教，來包括這個同教，所以呀，「皆圓教攝」：那麼都是屬於圓教的，這個別啊，教一乘就是圓教，所以說皆屬圓教攝。
今顯別教一乘，略顯四門：一、明所依體事，二、攝歸真實，三、彰其無礙，四、周徧含容。各有十門，以顯無盡。
「今顯別教一乘」：現在呀，顯，就是啊，把它表現出來，說明白了它，明顯的說出來啊，這個別教的一乘。那麼要是詳細講啊，這個道理是很多的；那麼現在簡簡單單的把它說明白了，所以「略顯四門」：略略的把它顯出來有四個門，分出四個門。
第一個門，就是「明所依體事」：所依的這個體，這個體事，講的事，不是講的理。
第二呢，「攝歸真實」：第二啊，這個門就是啊，攝歸真實，那麼這每一門後邊都會詳細講的。
三、「彰其無礙」：第三門呢，就彰其無礙，沒有障礙。
第四呢，就是「周徧含容」：既周徧又含容，包羅萬有。
這個所依體事啊，這就是一個事法界。攝歸真實呢，這就啊，講的理法界。彰其無礙呀，這是事理無礙法界。周徧含容，這是啊，事事無礙的法界。這講四法界。
「各有十門」：那麼每一個法界呀，每一門，又分出十門，所以叫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。「以顯無盡」：為什麼又分出十門呢？就是啊，要表法，表示啊，這個法是重重無盡，沒有窮盡的這個法門，無量無量。也是無量又攝歸一，一又啊，散為無量；所以呀，妙也就在這啊，啊，一可以為無量，無量又可以為一。這是啊，華嚴這個四法界，事無礙法界、理無礙法界、事理無礙法界、事事無礙法界。那麼將來講到經文上啊，就會講的更清楚一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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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中十者：一、教義；二、理事；三、境智；四、行位；五、因果；六、依正；，七、體用；八、人法；九、逆順；十、應感。
「初中十者」：在第一個，所依體事這一門，分出這十門。這十門都是什麼呢？第一門，就是「教義」：教，就是啊，佛所說的這一代時教；義，就是它的這個義理。那麼這個教啊，是能詮；義呢，就是所詮。這個教，是能詮的，這個事；義呢，就是所詮的這個理。詮，就是詮顯。
「二、理事」：理，就是這個道理；事，就是事相；理，就是法；事，就是相；這講法相。
「三、境智」：這個境呢，就是所對的境，所對的境界；你所對的境界，你若有智慧，就會啊，認識這個境界，不會被這個境界所轉動；你若沒有智慧，就被這個境界所轉呢，智慧就沒有了；所以這個境智，有這個境界來了，你要有智慧，認識這個境界；無論什麼境界來了，你都認識。
所以呀，我常對你們講，「見事省事出世界」，見到什麼事，你就明白什麼事，省悟什麼事，就了悟什麼事，這就是出世界。「見事迷時墮沉淪」，你見到什麼事你不能明白了，這就是被這個境界所轉了，迷了；墮沉淪，就墮落，墮落沉淪呢，或者到苦海呀、地獄啊、餓鬼呀、畜生啊，這都叫沉淪；所以呀，那麼這個智慧是最要緊。所以呀，對境要有智，沒有智慧呀，就很危險的。
「四、行位」：那麼修行啊，要一步一步的去修行，雖然說圓教，修行啊，也是要啊，一點一點去修行才能圓呢！你若不修行，就有所缺陷了，就不圓了。所以行位呀，就是要你呀，去修行，才能證到這果位。
第五啊，就是「因果」：在修行的時候，都是「因」，等到啊，你得到啊，圓滿了，這個果，得到「果」了。釋迦牟尼佛，三祇修福慧，百劫種相好，這都是因；等到今生成佛了，這是果了。那麼這是五，這都是大大概概啊，講一講，後邊還有詳細的講法。
「六、依正」：依呢，就是國土，這叫依報；正，就是人，或者佛，這叫正報；依正二報。依報，就是山河大地，房廊屋舍，這個身體所依靠的，所住的，叫依報；正，就是這個身體，身體呀，要依靠這個依報來生存，叫正報。
這個「七、是體用」：體，就是本體；用，就是啊，力用。你有體，有用，才是一個圓滿的教。
「八、人法」：人，也可以說是佛；這法，人空、法空修道。
「九、逆順」：逆，就是啊，不順；順，就是不逆。逆，就是啊，你所不歡喜的；順，就是你所歡喜。所以你若不歡喜的，就是逆；你若歡喜的，就是順。但是又看你幹什麼的，譬如你要學佛法，你所歡喜的，明白多一點道理；你所不歡喜的，啊，迷多一點，迷昧多一點，昏沉多一點。
那麼世間人所歡喜的，發財啊、做官呢，啊，買一個很漂亮的車呀，啊，或者飛機呀，或者一個船呢；啊，你看這個就執著這個船了，他執著這個船，就總要造個船，造個船，那麼這都是啊，順，歡喜的。那麼若是，啊，不順，就是他不歡喜的，叫不順。若講多啊，這個很多很多的，那麼不要講那麼多了；講那麼多啊，也把人都講糊塗。
「十、應感」：應，感，「有感斯通，無求不應」，這啊，感應，就是啊，自己想求一種什麼事情，啊，沒有發表呢，啊，這個事情就成功了，啊，這是感應了，這是感應，感應道交；你想要做什麼，啊，這個事情就成就了，這是感應道交。「如響應聲」，好像這個打一下這個鐘，這個鐘就有聲出，這是應，如響應聲。
這個應呢，是屬於相的；感呢，就屬於性；這要是往詳細講，真是很多意思，講不完的。那麼總而言之，你餓了，就有飯來了，這是感應；啊，我餓了，咦，飯來了，吃飯；冷了，有衣服穿，這也是感應，這都是感應；沒有地方住，有房子住了，也是感應。感應啊，也是重重無盡，所以呀，這第十門就是感應，後邊呢，會詳細說的，我現在按照這個字義，先解釋一個大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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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即能詮，即前五教，乃至光香等；義即所詮，即五教等一切義理。理即生空所顯，二空所顯無性真如等理；事即色心身方等事，餘可思準。
「教」：這個教啊，就是佛教，也就是前邊所講那個五教。這個教啊，它是叫能詮的，能顯的，由這個教，才顯出啊，這個義；「即前五教」：就是前邊呢，所講的這個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這五教。「乃至光香等」：這有的佛呀，以這個「光」為教體，就是放光而不講；有的佛呢，說法以「香」為教體。所以呀，用這個光，和這個香，來大做佛事；等，等啊，就是很多。
「義即所詮」：這個義呢，這個教義，第一是教義，就是所詮，所詮的這個理。「即五教等一切義理」：就是啊，所說的這個五教，還有其它的這個教等等，一切義理，一切的這個教理，義理。「理即生空所顯」：這個理呀，就是所顯的這個理。生空，就是眾生啊，空，也就是人空，所顯的這個道理。二空所顯無性真如等理：和這個二空，人空，法空，所顯的這個道理；和啊，這個無性，真如，就是啊，沒有佛性的這個眾生，這個真如啊，也是不變；罵麼等理，就是啊，這個等等的道理。
「事即呀，色心身方等事」：這個事，那麼第二文呢，是講的理事，前邊講的這個理，現在這個事。事啊，即色，色呀，就是有形色；心，就是心法；身，這個身呢，也不是一種的身，有很多種的。啊，六道眾生這個身體就不同，餓鬼有餓鬼的這種身體；地獄有地獄的受這種果報的眾生這種身體；畜生道呢，就有畜生的這種身體，種種不同；啊，修羅的身體也種種不同；人，天這是六道。還有四聖，是啊，聲聞，緣覺，菩薩，佛這四聖啊，的身體也都不同。方，就是方向；等事，這一切啊，等等的這個事。
「餘可思準」：那麼現在講這兩門，這兩門呢，意思是這個樣子，那麼其餘的八門呢，也可以照著這個意思去講去，照這意思啊，去解釋。思準呢，你想一想，你思想一下，就是啊，和這個可以觸類旁通，可以類推了，那麼由這兩門呢，就知道其餘的八門呢，這個意思，這叫餘可思準。
第二、攝歸真實者，即真空絕相。經云：法性本空寂，無取亦無見；性空即是佛，不可得思量。亦有十義，如法界觀。
第二、攝歸真實者，即真空絕相：第二門是「攝歸真實門」：怎麼叫攝歸真實門呢？這攝歸真實門，就是啊，真空絕相。就是啊，這個杜順和尚啊，立這個法界觀，有三種觀：第一呢，真空絕相觀；第二呢，就是啊，理事無礙觀；第三呢，是周徧含容觀。那麼怎麼叫真空絕相觀？這就真實，真實，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。真空絕相，沒有一個什麼形相；這是什麼呢？就是說這個法性的本體。
所以才下邊那個經，經上說，有這麼幾句偈頌說，「法性本空寂」：這個法性啊，它是不動的，本來是空，也是寂靜的，啊，沒有什麼形相。「無取亦無見」：你也沒有法子可以取來它，取來這個法性；你也沒有法子可以看得見這個法性。雖然不能取，不能見，但是啊，這個法性還是實有的。因為什麼它實有？它是真空絕相。
這才是啊，「離言說相，離文字相，離心緣相」，你心裏若想攀緣呢，也沒有，所以說無取亦無見，亦無見，看不見。啊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嗅之無味；你看一看，看不見；聽一聽，也聽不見；你聞一聞它有什麼味道，也沒有；這就叫真空絕相。
啊，「性空即是佛呀」：你若能性空，達到那個空寂的本性，就是佛了！「不可得思量」：這就是啊，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。「亦有十義」：也有啊，十種的義理。「如法界觀」：好像啊，法界觀上啊，所說的這個道理。這法界觀呢，是華嚴宗的初祖杜順和尚他所造。
Door3_005-018
第三彰其無礙，然上十對，皆悉無礙；今且約事理以顯無礙，亦有十門。
這個別教這個四門裏頭，第三呢，是「彰其無礙」：彰，就是彰明，彰明覺住，就是啊，很明顯的說出來呀，這無礙的這種道理。「然上十對」：前邊呢，所講的這十對，「皆悉無礙」：那麼每一對呀，都是互相無礙的。「今且約事理」：那麼現在呀，暫且約略著這個事理，「以顯無礙」：那麼顯明出來啊，這無礙的境界，這無礙的道理，「亦有十門」：這其中呢，也有十種的分別的門。
一、理徧於事門，謂無分限之理，全徧有分限事中；故一一纖塵，理皆圓足。
在這個十門裏頭，第一門，講這個「理徧於事門」：理，就是所講的這個道理；事，就是事相。雖然道理，但是它也徧於事相；不是啊，理事分開了，這個理事，是互相徧的；理也徧於事，事也徧於理，這圓融無礙的。
這所說的「無分限之理」：這個理呀，只是一個理，本來呀，沒有什麼可表現的，可分別的；有所分別，有限度的，這多數啊，是屬於事。那麼這個沒有分別的理，可是啊，「全徧有分限事」：在這個事上，就這個事上，就具足這個理體，不是離開事啊，才能有這個理體，所以呀，這個理全徧於事。
「故一一纖塵呢」：纖塵呢，這個纖，就是纖細，微塵。「理皆圓足」：每一個微塵裏邊，都具足啊，這圓融無礙的道理，所以呀，理皆圓足。圓足，也就是啊，具足圓滿了。
那麼說什麼道理呢？它能具足圓滿呢，在一粒微塵也具足啊，這個理的理體呢？前邊呢，我講那個「大海必攝百川，百川就不攝大海」，大海裏的水呀，都是鹹味，百川裏那個水呀，可沒有是鹹味。那麼所以呀，按著理，這一切微塵呢，都在這個「理」裏頭，所以呀，就每一粒微塵，也好像那個一滴水似的，都有鹹味，都有這個圓融無礙這個理。
那麼你沒有證得這種理的時候，你當然就不懂了；好像你自性沒有清淨，你的智慧也就不會現前了；你自性若清淨了，智慧，本有的智慧就現前了。在沒有，你這個自性沒有清淨的時候，你這個本有的智慧沒有現前，你說，啊！怎麼我沒有這個智慧呢？我怎麼不明白呢？因為你自性沒有清淨。等到你清淨的時候，你不要想明白，它也明白了；你沒有清淨的時候，你想明白也不明白，這個也是這樣的道理。
Door3_006-019

二事徧於理門，謂有分之事，全同無分之理；故一小塵即徧法界。
這個理雖然呢，徧於事，可是啊，事也徧於理；所以第二的無礙門呢，就是事和理也沒有分了，也無障礙。這個主要講這個道理，就是講的無礙。本來「事」和「理」呀，不能無礙，但是你若明白這個「理」了，懂這個「事」了，它也就無礙。所以說，「事徧於理門」：事，在這個理上來講也徧。
怎麼說呢？這說「有分之事」：有分別這個事項，「同這無分之理」：也是一樣的。「故一小塵即徧法界」：所以呀，怎麼說呢？就是這個一粒微塵，一個小的塵，也是周徧法界，所以說，那個法界也不大，一粒微塵也不小；一粒微塵就是法界，法界也就是一粒微塵。那麼這一粒微塵，具足啊，法界的理；法界的理，也沒有離開這一粒微塵，這是啊，互相周徧。
所以在佛教講堂，這個中美佛教總會，和這金山寺的人，有人要跑，我最歡喜，我最歡喜跑，最歡喜人跑，最歡喜自己跑；可是跑來跑去，也跑不出這個法界，啊，跑不出去這個粒微塵，啊，因為啊，這太妙了！這一粒微塵就是法界，整個的法界也沒有離開一粒微塵；你跑來跑去，也沒有跑出一粒微塵去。
尤其這個人呢，在這個世界上，你怕什麼就有什麼，你怕魔就有魔，你怕鬼就有鬼，你怕人就有人，你怕修羅就來個修羅，你怕什麼就有什麼。你怕小孩子，這小孩子他就哭來，就來了就哭；所以有的時候，就有脾氣。
那麼若是照這兩門來講，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。你發脾氣，就是發菩提心，不是說發脾氣就是發脾氣；你有發脾氣那個心呢，你要啊，把它改過來發菩提心。不要怕人罵，不要怕人打；有人罵你，他試一試你有沒有忍辱的功夫；有人打你，啊，這也是啊，試驗你，那個真光講話，這是試驗你。給你吃東西，看你吃不吃？這試驗你。你說持銀錢戒，給你一點錢用，看你用不用？試驗你。
那麼所以呀，在幾年以前我就寫那麼一個偈頌給你們，說，「一切是考驗，看你怎麼辦？當面若不識，須再從頭煉」，這都是啊，叫你們醒悟。所以呀，等一等我要問一問，問一問呢，今天有一個人對我講說他發狂了！問問他怎麼發的狂？啊，為什麼要發狂？善者可以為法，不善者可以為戒，你不要管旁人；這個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，誰呀，修，就是誰的。你能覺悟，怕，這是好的；你不要怕，你怕，怕什麼呢？是不是要怕自己下地獄？哎，那就最好了嘛！你怕下地獄，你就不要種這個下地獄的因，就得不到那個果了。
「他不好，他不對，他的冤孽是他的罪」，懂不懂這幾句話？不要給旁人洗衣服，洗洗自己的衣服；給旁人洗衣服啊，你自己的衣服不洗，那你也一樣的邋遢。尤其洗衣服啊，不如洗心，洗自己的心，你不要怕，你發願呢，是凡見著你的人，他若墮地獄呀，你說，你除非修不成佛，一修成佛，一定要把這些個人都度出來，要發這個願！因為你成了佛了，你就什麼也不怕了，你可以來度眾生了嘛！
不要境界那麼小，你要像那個法界似的；那個法界裏邊呢，好的，壞的，什麼都有的，那個法界裏邊殺父親的、殺母親的、殺阿羅漢的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的，什麼樣人都有的。你不能啊，說是，哦，他們這樣子，我和他們離開，離不開的，因為都在這個法界，沒有法子離開。
你們大家自己都要想一想，誰是個壞東西，不要自己不認識自己，這看他那還怕，他怕！啊，哎，害怕就要罵罵他；若不害怕，他那若入定了，我就不管他了，唉！怕罵，你們誰要是啊，怕罵，就入定，能以入定啊，那我想罵也找不著你；不單我找不著你，連閻羅王那個無常鬼，他都找不著你了。所以呀，你想要那個無常鬼找不著你，你就要啊，「自己生死自己了，自己吃飯自己飽」，不要管旁人！
你要遠離顛倒夢想，不要說這麼醒著，就是做夢的時候都不要有顛倒，不要顛倒。你想要遠離顛倒夢想，怎麼辦呢？要無罣礙！你若有罣礙，就不能離顛倒夢想。自己的小孩子也不要掛，自己的最親的人也不要掛，自己爸爸，媽媽都不要掛；啊，什麼也不管，做一個無心道人！無心道人，那才是妙！你若有心呢，就有妄想；有妄想，生死就不能了，你就不能啊，遠離顛倒夢想了。
好像那個，我們來那位教授，說是啊，我想請問一件事情，說是啊，在病中作得主，在夢中你作得主了；在病中你能作得主，但是你在夢中作得主嗎?他來問我來；你說我怎麼樣子答覆他，我說誰問我？他答不出來是誰問我了？
我說如果有人敢問我，我一拳一刀就把他打死，殺了他，不敢再問了！
Door3_007-020 49.華嚴經疏淺釋-第三門-宣化上人
由上二義，互該徹故，皆同一性。故出現品云：如來成正覺時，於其身中，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，乃至普見一切眾生入涅槃，皆同一性，所謂無性。
「由上二義」：由上邊呢，這個事理無礙的這兩種的境界，「互該徹故」：事，也徧於理；理，又徧於事；雖一微塵，也啊，包括法界的這種理，這個塵相具足，這種的事理圓融的道理，互該徹故；「皆同一性」：那麼都是同一佛性，更沒有其它的種性。 

所以在這個出現品這樣說，在這華嚴經出現品這樣說，「如來成正覺時啊」：說啊，釋迦牟尼佛初成正覺的時候，「於其身中」：他就啊，自見自己呀，這個佛身得裏邊，「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」：普遍的見到所有的眾生都成正覺。
怎麼佛成正覺，能見到一切眾生都成正覺？因為佛呀，和一切眾生是同體的，沒有彼此之分。所謂：「心、佛及眾生，是三無差別」。那麼又說這個眾生，怎麼在佛的身裏邊？因為眾生和佛都是皆同一性。因為一性，雖然有眾生，但是啊，可是都在佛的這個自性裏邊；那麼所以呀，佛啊，於其身中，在這個佛的法身裏邊，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。
佛的法身，和眾生啊，是一個的，眾生就是佛的法身，佛的法身也就是眾生，這個佛和眾生沒有分開；雖然沒有分開，可是啊，那麼眾生還是眾生，佛還是佛。為什麼？佛是啊，已成佛的眾生；眾生呢，是沒有成佛的這個佛。所以呀，在佛成佛了，就看見呢，自身中，一切的眾生都成佛了。
「乃至普見一切眾生入涅槃」：不單成佛了，有入涅槃了，「皆同一性」：都是同一佛性。「所謂無性」：無性，也就是佛性；沒有啊，這個不是佛性。所以佛性啊，是周徧法界的，無在無不在。
Door3_008-021

理徧事故，一成一切成；事徧同理故，說都無所成。經云：譬如虛空，無成無壞。一性無性，即是佛性。故涅槃云：佛性名第一義空，第一義空名為智慧。又出現云：無一眾生不具如來智慧，無不有者，即一乘義也。
「理徧事故」：因為這個理呀，徧於事的緣故，「一成一切成」：那麼就一個眾生成佛了，一切眾生都成佛了。「事徧同理故」：這個事啊，也徧於理，和理是一樣的。那麼在理上說，就是「都無所成」：也沒有一個眾生會成佛，也沒有一個眾生會不成佛；啊，沒有一個成、不成，都無，所以說都無所成。
好像什麼呢？經上說過，「譬如虛空」：啊，就比方啊，好像虛空似的，「無成無壞」：既然是虛空，所以虛空也就沒有一個成的虛空，也沒有一個壞的虛空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它無相。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有相都是虛妄的；「若見諸相非相」，你若能看見這個諸相，和虛空一樣，「即見如來」，你就啊，見到佛了，啊，你就沒有所執著了。所以佛說：他由成佛以後，一個字也沒有說，眾生也沒有聽，沒有說過法，沒有眾生聽過法；這就把這個一切眾生的執著破除了。
你們各位若在這聽經，也能啊，不知道聽經了在這，身也空了，心也空了；但是可不是睡著覺那個，那種啊，昏沉；那個睡著覺也是空了，那是昏沉空。你能在那明明了了，還啊，不知道這個身體在什麼地方，為什麼呢？這個身體和虛空合成一個了。這時候，這是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；才能啊，無罣礙，遠離顛倒夢想了。
你不要以為你有個你在這聽經，啊，我來聽經，啊，我來學佛法，要有一個「你」的存在啊，那就沒有像虛空似的；沒有像虛空，你就不會有真正的智慧。那虛空，你看有人打虛空一拳，虛空也不知道？罵虛空，虛空也不知道？
虛老說：「杯子撲落地，響聲明瀝瀝；虛空粉碎也，狂心當下歇」。虛空怎麼會粉碎呢？虛空若會粉碎，那還有個虛空？那又不是虛空了嘛！這是什麼意思？就是連虛空也沒有了，虛空也沒有了，連那個虛空那個思想都沒有了！
你虛空那種思想都沒有了，你說還有個什麼狂心呢？所以狂心當下歇，休息了，這就是把一切的執著都打破了！所以才說啊，這個成佛，和不成佛，就和虛空一樣，無成無壞。所以這個佛成佛也像虛空似的，眾生沒有成佛也像虛空似的。
「一性無性，即是佛性」：這個一性啊，沒有性，就是佛性。佛性，就是空，像虛空似的；但是你不要執著虛空，你若一執著虛空，啊！那虛空也變成不空了。
「故涅槃云呢」：所以在涅槃經上它說，「佛性名第一義空」：這個佛性啊，還有一個名字，另外有個名字，叫什麼呢？就叫第一義空。第一義空，怎麼佛性又叫第一義空呢？第一義空又是個什麼？這就追問起來了，就好像念佛是誰似的？念佛是誰？這第一義空。
第一義空又是個什麼呢？啊，「名為智慧」：這就是那個空中啊，生出那個虛空，第一義空啊，生出那個真正的智慧，那個真智；真智啊，在虛空裏生出來。你若沒有空呢，那個智慧就不現前了。好像我們這個房子，這房子裏邊是空的，人才可以在裏邊住；這個房子裏邊若是啊，實在的，像那個石頭那麼硬，房子裏邊不是虛空，人就不能住了。人就是智慧，就是譬喻這個智慧，這房子裏邊，能有人住啊，啊，因為它有虛空。那麼虛空裏能有智慧，也就房子，好像房子裏邊住人一樣。
「又出現云」：又在這個出現品又說，「無一眾生不具如來智慧」：你看，出現品有這麼說，說，沒有一個眾生啊，不具足啊，圓滿呢，如來的智慧德相的；這個智慧，沒有一個眾生沒有的。為什麼呢？就是啊，因為眾生和佛是一個的；佛能成佛，我們眾生就能成佛。
這個所以佛教啊，比其它宗教高，也就在這個地方。你看，其它的宗教，說是啊，天主啊，是最大了，天主是老大哥，我們都是小弟弟。這個這個樣子說法，這樣子說法這是，啊，覺得還不行，還不行，要怎麼說呢？啊，天主啊，是最第一的，你們一切眾生不能做天主的，只有天主才可以作的天主！
這樣子，這是啊，最專制的一個道理，最獨裁的一個道理。現在這個世界講民主，人人都可以當作總統，怎麼人人不可以做天主？以前的世界，都作皇帝，只有皇帝的兒子太子，才可以呀，再作皇帝；你老百姓的兒子啊，就沒有資格來作皇帝，這就是天主教的道理。
那麼佛教呢，就是平等的，佛可以成佛嗎，我們也可以成佛；所以我們可以修行，可以學佛法。那麼天主教呢，我並不是啊，譭謗天主教，我本來也信天主的；為什麼呢？他是在天上做主嘛！但是他只可以在天上做主，啊，再常寂光啊，他就做不了主了，常寂光淨土那地方他做不了主了。
所以呀，我願意啊，再信這個常寂光淨土這位佛！那麼佛呀，是包括天主的，天主沒有包括佛。佛是全體大用的，周徧法界的。天主他只是在天上的，到地下，他都主不了了。怎麼說呢，到人間他主不了了？人間他怎麼主不了了呢？這個都不明白？你信他，啊，這有了天主；你若不信他，什麼叫天主啊？沒有啊！因為沒有人信，不信天主的，他就主不了了，他就沒有了。
那佛呢，不是。你信佛，啊，你也會成佛；你不信佛，你也會成佛；信不信都會成佛將來；因為佛和眾生是一個的，平等平等的。不是佛就是最高了，眾生就是最低了；不是的；佛和眾生啊，沒有高下。
所謂：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這平等平等的法門，一點也不專制，一點也不獨裁。你修行你就成佛，我修行我就成佛，誰修誰成佛；你只要修。啊，我今天給你們出這個對聯，那也就是修。你修行啊，就像什麼呢？就像游水似的，游泳，像那游泳的；游泳啊，哈，你要是力氣大，在那個逆水可以游過去，把這個大海呀、大江游過去；你要不用力了，或者淹死都不一定，就退了。我們現在，在這都是游泳呢，每一個人都要用點力氣，不要只知道往後退，不往前進。
這個沒有一個眾生不具如來的智慧，「無不有者」：沒有不有，也就是沒有不具的，「即一乘義也」：就是啊，這個一乘的這個道理，一乘的這個意思。
有個人呢，聽我講虛空這麼妙，他就願意做虛空。他就說了，說，咦，我有一次打坐，有幾次聽經，就是什麼也沒有了，像虛空一樣的，真是這樣子！我又看見了什麼了，那你還沒空呢！你要空了，你怎麼會知道你像虛空？你要空了，你又怎麼會見著虛空？你要空了，你怎麼又會感覺你，覺得你像虛空了？哎，你自己研究一下，看看你空了沒空？你若空了，怎麼會還有個「你」？怎麼會又有個「我覺得」？那個「我覺得」，是空了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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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依理成事門，謂事無別體，要因理成，如攬水成波故。
第三門呢，這「依理成事門」：因為這事啊，沒有本體，必須要依「理」能成事。這也就是啊，理事無礙門，理和這個事啊，互相無礙。啊，這所說的是什麼呢？就說啊，這個「事無別體」：這個事的體，就是個理；離開這個理呀，這個事是沒有其它的體的；「要因理成」：要沒有理，這個事也不成事。所以呀，事不礙理，理不礙事，互相無礙。
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「如攬水成波故」：這個事啊，就好像那個水波浪似的；這個理呢，就是那個水，水的本體。所以事，雖然事相，有相可表，但是啊，它究竟是因為理成的。所以呀，說如攬水成波故，就好像啊，因為這個水有這個波浪；要沒有水的話，這個波浪也沒有，所以呀，這個事，也離不開這個理。
於中有二：一、明具分唯識變故。覺林菩薩偈云：「心如工畫師，能畫諸世間；五陰悉從生，無法而不造」，此明唯心義也。何以得知是具分耶？次頌云：「如心佛亦爾，如佛眾生然；應知佛與心，體性皆無盡」，既是即佛之心，明非獨妄心而已。
「於中有二」：在這個依理成事門，又分出啊，兩小科。第一小科，這兩小科呀，第一是「明具分唯識變故」：是說明了這個具分。什麼叫具分呢？就是具足分；具足啊，生滅及非生滅，就在這個生滅，就有不生滅。具分唯識變故，這個唯識啊，所變現。
那麼在覺林菩薩有這麼幾句偈頌說的很好，說啊，「心如工畫師啊」：說這個心呢，就好像一個畫畫的這個匠人一樣，畫畫的這麼一個師傅。「能畫諸世間」：他啊，世間什麼畫他都可以畫出來，形形色色，他都可以畫出來，所有世間的有形相的，他都可以畫出。
「五陰悉從生」：這個五陰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這色受想行識，色陰、受陰、想陰、行陰、識陰，這個叫五陰。悉從生，都啊，可以從這個畫畫的師，畫出來，「無法而不造」：沒有啊，任何的法不是由這個心造出來的。「此明唯心義也」：這個呢，就是說的這個唯心的這個道理。「何以得知是具分耶」：怎麼得知啊，這個是具分呢，在生滅，就沒有生滅呢？
「次頌云」：又有啊，一首偈頌又說了，「如心佛亦爾」：那麼前邊是講這個「心」，現在說「如心」。心是工畫師啊，佛也是工畫師，「如佛眾生然」：眾生啊，也好像一個工畫師似的。「應知佛與心，體性皆無盡」：你應該知道這個佛呀，和這個心，和眾生，啊，這個體性啊，是無窮無盡的，沒有窮盡的。「既是即佛之心」：這個呢，就是說的「即心即佛，即佛即心」。那麼既然是即佛即心，這是啊，很明顯的令你知道，不是啊，僅僅的就是這個妄心，這也就是啊，真心的一種表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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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麼現在呀，講一個公案，這公案呢，大約你們各位都知道，你們各位認識不認識有一位這個離婆多尊者！這位尊者是怎麼一個因緣，你們有誰知道來講一講。離婆多(離，是離開的離；婆，就是那個娑婆的婆；多，多少的多)，離婆多尊者這個因緣，那麼誰知道？
我告訴你們，以後誰再發脾氣呀，就要自動的在佛前跪，發一次就跪三天，發一次跪三天；發一次脾氣，發一個鐘頭要跪三天；兩個鐘頭跪六天，三個鐘頭跪九天。你自己呀，作法官，你覺得，啊，我發了一個鐘頭脾氣，這應該跪三天；兩個鐘頭呢，應該跪六天，這不能講大話，也不能說是欺騙人的，你自己呀，要去實行罰自己。要不然的時候，那你也發脾氣，我也發脾氣，那得了！這一個道場裡，那怎麼可以的！
你記得嗎？我告訴你們，他的翻譯呀，叫這個「假和合」，這回你們大約懂了，假和合，不是真和合，假的。怎麼叫假和合呢？就因為不是真的，所以叫假合和。和誰假和合呢？和這個鬼假和合，和死人假和合。
在他呀，沒有修道以前有一天，他走路；走路啊，當時也沒有那麼多人，沒有那麼多鄉村，也沒有那麼多的城市，所以他走了一天，晚間呢，前邊也沒有旅店，後邊也沒有鄉村，在他所走的地方也沒有城市，但是有一個亭子，亭子，就是沒人住的那麼一個地方。
他說，啊！天氣已經黑了，我就在這住了，啊，不管了，和這個鬼呀，來做鄰居了！啊，和鬼呀，做鄰居；因為沒有人的地方就有鬼，這是啊，大約古老的人呢，都有這種思想。那麼他呀，從來就不信鬼，我不相信有鬼，所以他就很大膽的就在那個亭子就住下來晚間。住下了，大約過了十點鐘，啊，所以十點鐘啊，你們以後啊，切記不要各處跑；跑就會撞鬼的，就會碰見鬼！為什麼我們十點鐘關門呢？就因為不准鬼進來，哈！所以呀，哈！
所以呢，這個人將要睡，咦，正要睡的時候這鬼來了！這個鬼呀，也不是個大鬼，也不是個小鬼，啊，是個中等的鬼；但是啊，拖著一個死屍這鬼；拖著死屍啊，拿到這地方，就放這個亭子裏頭了；咦，他正將要睡沒有睡這看，啊，這個鬼拖著個死屍，你又搞什麼鬼呀？啊，你這個鬼搞什麼鬼？他就看！
啊，沒有好久，又來一個鬼；就和這個鬼爭這個死屍，說，這個死屍是我的，你為什麼把它拖來？你為什麼給我把它拿來？鬼說，怎麼是你的？我拖來的，怎麼是你的死屍呢？兩個人就爭論！爭論呢，這個鬼就拿著這個死屍的這條腿；那一個鬼呀，就拿著死屍那條腿；兩個人就你也要這個死屍，他要這個死屍，兩個人就想把這個死屍啊，你也拉到你那邊去，他也拉到他那邊去！
可是兩個人的力量是一樣大，兩個鬼的力量不是人的力量；這鬼的神通力量啊，都是一樣的，所以呀，誰拉也誰拉不動。他就看著這兩個鬼，啊，這麼樣子！這兩鬼說，你說是你的屍，也沒有什麼證據；我說是我的屍，也沒有什麼證據；我們問問這個人，究竟啊，這個屍是誰的？他若說是我的，那麼就要歸於我；若是你的，就歸於你。
那麼兩個人就問他，問這個離婆多了，說，喂！你現在說一句公道話，你說這個屍是誰的，這個屍首，這個死人的屍首是誰的？這個離婆多一想，先來這個鬼，雖然是他拖來的，我也不知道一定是他的、不是他的？那後來這鬼說是他的，我也不知道一定是他的、不是他的？你說我幫哪一個？我若說是先這個鬼的，後來這鬼一定就要發大脾氣了，發大脾氣了，對我不好了！
我若說是後這個的，先這個鬼一定對我也會發脾氣的；因為他是個鬼，根本就是不講道理！所以我講，怎麼樣講好呢？我不答覆他們這個問題，也不行，他們兩個又逼著要講，那麼照著實說吧！就說我所見的情形。那麼他一說這樣了，說先這鬼拖來的屍，後有這鬼來怎麼樣爭；這後頭這鬼果然就不願意了，哈，說你不幫著我講話，好！於是乎啊，把這個離婆多的手啊，和腳啊，都給拿就截斷了，拿就吃，把這手腳都給吃，吃完了就走了！
他這疼痛的不得了，也不會動彈了；這個先來的鬼呀，拖屍這鬼說，不要緊不要緊！那麼這鬼呀，就有鬼的本領，他把這個死屍的這個腿呀，和手啊，腳啊，拿下來，又給這個離婆多安到他身上；一安呢，也不大也不小，也不長也不短，和他本來的那個腿呀，腳啊，胳膊一樣的，啊！也不痛了，就合而為一了；這個死人的手，腳啊，和這個活人的手腳合而為一了，做他的手腳；他就很奇怪的！啊！這真是很奇怪！安安你聽聽，這真是很奇怪很奇怪！怎麼死人的手又可以和我這個活人的身合成一個呢，和合了呢，這個道理不明白？
不明白？那麼他第二天呢，就去請問佛了，到佛啊，那個地方就請問佛，說這個死人的身體，和活人的身體，本來不一樣的，那麼怎麼又會能合成一個呢？這是真的，是假的呢？佛就告訴他了，說是啊，「四大假合，五蘊非有」；五蘊非有，你才知道是假的嗎？你應該早就知道了！那麼這麼樣一說，他豁然開悟了，證果了，喔，這個原來一切都是假的，他就放下了！把這個假的都放下了，真的，不要找也就得到了。
這個假的就是啊，這個生滅的識；真的呢，就是這個不生滅的識。這個生滅的，和不生滅的，沒有兩個；你若有所執著，就是生滅；沒有所執著了，就是不生滅，所以這叫個具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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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明真如隨緣成故。故問明品，文殊難云：心性是一，云何見有種種差別？即緣性相違難。覺首答云：法性本無生，示現而有生。即真如隨緣答，又云：諸法無作用，亦無有體性，明隨緣不失自性，即同勝鬘，依如來藏有生死，依如來藏有涅槃等。
在這個依理成事這一門這第三，這一門裏邊呢，分開兩小科。那麼第一呢，就是明具分唯識變故。第二呢，就是現在這個「明真如隨緣成」：這個真如啊，它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；所以呀，真如隨緣成。
「故問明品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問明品，菩薩問明品，這文殊啊，菩薩，作這種的問難，他說了，他說「心性是一」：這個心，也就是性；性，也就是心；這是一個。既然是一個，「云何見有種種差別呢」：那麼既然說是心性一個，那麼性就是心，心就是性，就不應該有兩種的講法，有種種的分別。那麼就不應該呀，說有這個性，又有相，性和相，又啊，互相不同，互相啊，違背。
「即緣性相違難」：這個呢，它就是說這個隨緣呢，不變這種的道理呀，是性相互相違的；文殊菩薩說這麼一個問難。覺首答云：覺首菩薩答文殊菩薩所問，就說了，說，「法性本無生啊」：說這個法性啊，本來是不生不滅的，「示現而有生」：因為啊，這示現，所以呀，而有生。即真如隨緣答：這就是答覆啊，這個真如隨緣的這個道理，示現而有生。隨緣不失自性：
「又云」：又啊，說了，「諸法無作用，亦無有體性」：那麼說諸法呀，無所作用，它也沒有一個體性，也沒有一個本體的性。這就是啊，說的，這個「隨緣不失」：這個真如隨緣，可是不變；不失，也就是不變；不失自性，不失啊，那個真如的自性。「即同勝鬘」：就是啊，同這個勝鬘經上所講的。
「依如來藏有生死」：根據這個如來藏性啊，來講，也有生死，「依如來藏有涅槃等」：也有這個涅槃的這種的果德。那麼怎麼依如來藏呢，有生死？這個生死就是沒有啊，明白這如來藏性，在迷的地位來說，有生死；依如來藏，那麼迷有生死，悟就沒有生死，有涅槃，在這個清淨如來藏這種的果位，就是啊，有涅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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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事能顯理門。謂由事攬理成，故事虛而理實。依他無性，即是圓成；如波相虛，令水現故。
那麼第四門呢，是這個「事能顯理門」：這個事啊，是事；理呀，是理；由這個事上，顯出這個真理；你明白事了，就應該明白理，所以呀，事能顯理們。你不明白理，也就不能明白這個事，所以才說，「由事攬理」：由這個事啊，來攬這個理成；「故事虛而理實」：所以呀，這個事啊，啊，不實在；而理是這個真理是實在的。
「依他無性」：這依他起性啊，它本來沒有自性，「即是圓成」：這就是圓成實性，圓成實性也是空的。「如波相虛」：好像啊，這個水波浪似的，那個波啊，是不實在的；「令水現故」：可是啊，由這個波就知道這是有水了，令這個水的相現出來了。
夜摩偈云：云何說諸蘊？諸蘊有何性？蘊性不可滅，是故說無生。分別此諸蘊，其性本空寂；空故不可滅，此是無生義。眾生既如是，諸佛亦復然；佛及諸佛法，自性無所有。又十忍品云：譬如谷響，從緣所起；而與法性，無有相違。須彌頂偈云：了知一切法，自性無所有。如是等文，徧於九會。
「夜摩偈云」：就是啊，在這個華嚴經啊，這夜摩天這個偈頌說了，「云何說諸蘊」：怎麼樣說這個諸蘊呢？諸蘊，也就是這個五蘊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「諸蘊有何性」：這個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這五蘊，它的本性又是怎麼樣子呢？「蘊性不可滅」：這五蘊的性啊，它是不可滅的，它也是周徧；「是故說無生」：因為這個所以，它不可滅，所以呀，就說無生；它若滅，就可以說生，那麼它不滅，就不生。
「分別此諸蘊」：在分別呀，這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這五蘊，「其性本空寂」：它那個本性啊，這個蘊性啊，本來也是空的，空寂。「空故不可滅」：因為它空，你所以呀，沒有什麼可滅的。「此是無生義」：那麼這個呢，因為它不滅，也就不生，不生也就不滅，這是啊，無生的這個道理。
「眾生既如是」：不單諸蘊是這樣子，就是眾生也是這樣子，「諸佛亦復然」：那麼諸佛也是這樣子。「佛及諸佛法」：不單諸佛這樣啊，就是一切諸法呀，也是這樣子，諸佛所說的法也是這樣子。「自性無所有」：那個法的自性啊，是空寂的，一切都沒有了。
「又十忍品云」：又在這個十忍品呢，又這樣說，「譬如谷響」：好像那一個山谷啊，你有這個一個什麼聲音，啊，它那邊呢，就答應了，也就響了，如響應聲。那個空谷傳聲，這個山的空谷，本來是空的，但是你這，你這說，南無阿彌陀佛！它那邊也說，南無阿彌陀佛！啊，它就，本來是空的，它那邊也會說話，會跟著你來說。
這是什麼呢？「從緣所起」：它要有這種的聲音的這個緣，就啊，有這種響聲了，這從緣所起。「而與法性，無有相違」：這與這個法性啊，法的本體，不相違背的。法本體，雖然說它是無相的，無形無相的，可是啊，好像那個山谷啊，它應聲是一樣的，谷響，譬如谷響；啊，不相違背。
「須彌頂偈云」：在這個華嚴經這個須彌頂啊，又有這個偈頌這麼說，「了知一切法，自性無所有」：你呀，若明了一切的佛法，法的自性啊，是空的，是無所有的。「如是等文」：像這樣子說啊，這個道理的這個經文，「徧於九會」：在這個華嚴經所說的這個九會的地方，都有這種的經文。
Door3_013-026 50.華嚴經疏淺釋-第三門-宣化上人
我們現在在這個金山寺，天天講經說法，依教奉行，你不覺得呀，有什麼好處；可是啊，你在這薰習，好像用這個香啊，來薰，用這個水來泡，泡的時間久了，用香這個薰的時間久了，你自然呢，就有多少功夫。這功夫，就是說的你，你修戒，持戒，就有點呢，這個戒力的基礎；你修定，就有定力的基礎；你修慧，就有慧力的基礎。如果你到外邊去，你這麼一天一天的過去，可是啊，你這個戒、定、慧這個基礎就都沒有了，你這功夫啊，也都跑了。
這個果寧，在香港看見我們這個《金剛菩提海》了，他知道好了。以前在這的時候，他不知道它好，他不覺得它是怎麼回事；到外邊，一見到《金剛菩提海》，這是見到善知識了，那麼歡喜的不得了！
我們在這，天天呢，在這聽經說法，聽講經說法，來用功辦道，這就叫修行。在這個道裏邊，他不知道有道；就好像我們人呢，走到這個風裏邊呢，看不見風是一樣的。我們這所行所做，和世界上的人，完全都不一樣，這就是修行，就是用功！但是修行用功不是一朝一夕的，不是一天的，必須要天天都這麼樣做去。你每一天，不可以發脾氣，你一天不發脾氣，這一天就是修行；十天不發脾氣，十天就是修行；啊，你若一發脾氣，就沒有修行了。
說是那我看師父也發脾氣，那師父也是沒有修行了？不錯了，我這個沒有修行是因為你，因為你呀，令我沒有修行，令我發脾氣；本來我不想發脾氣，這個脾氣呀，跑出來了！啊，所以呢，修，修什麼呢？修，就是去毛病！你，去你這個無明煩惱，去你這個嫉妒障礙，這就是修行；你不除去這個，就是沒有修行。我們現這叫「聞、思、修」，聽經，這是聞；啊，然後再自己想一想，這是修慧、聞慧、思慧、修慧，這叫聞、思、修三慧。
那麼我們又念經，你們各位呀，都不知道這個念經的好處！所以我們這講經啊，先誦誦經，或者啊，啊，誦誦八十八佛，誦彌陀經。這個誦經，禮佛呀，這是最要緊的！你們聽經啊，聽不聽經那是不要緊的；誦經、念經、禮佛、拜佛這是要緊的！你們不要以為聽經是要緊的；聽經啊，這是啊，幫助修行，幫助啊，你明白道理。那麼這個誦經、拜佛、來念佛，這就是修行。
你能天天念佛，念南無阿彌陀佛！你念一聲佛，就少打一個妄想；你不念佛，你那心裏就打妄想了。所以「少說一句話，多念一聲佛；念的妄念死，許汝法身活」，你少說一句話，就多念一聲佛；你若多說一句話，就少念一聲佛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
念的妄念死，你念佛念的那個妄想心呢，沒有了，啊，那個妄想心死了！所以我是叫你們快點死！就是叫你們死那個妄想心，不要打妄想！盡打妄想那怎麼可以修行？你若把那個妄想心死了，那個真心就活起來；活起來了，啊，那時候慈悲心也大了，智慧心也大了，願力也大了，一切都大，六度也大，那麼就要啊，你把這個妄念念死它，許汝法身活，這時候才許可你法身呢，那慧命活起來。
Door3_014-027
五以理奪事門。謂事既全理，則事盡無遺；如水奪波，波相全盡。
在這個第五門呢，「以理奪事門」：奪，就是啊，把它取過來；也就是啊，只有理，沒有事。本來前邊說啊，事也可以徧理，理又可以徧事，理事無礙；那麼現在這一門又說啊，以理奪事門。這個理呀，就是個真實的；事呢，是個虛的；所以以實廢虛，以這個理呀，把這個事啊，就包括了，沒有事了；現在呀，不說事，只說有理。
「謂事既全理」：這個事啊，也就是理之全，理的一個全；全理就是事；那麼全事呢，也就是理。所以呀，說啊，事既全理，事既然呢，全，就是個理；「則事盡無遺」：這個事就沒有了，就不要，這只有一個理的名稱。
「如水奪波」：就好像啊，什麼呢？好像這個水，只有水沒有波了；奪波，就把這個波呀，取消了，給奪去了；本來有波呢，現在沒有了。「波相全盡」：這個波浪這個相啊，都沒有了，水平靜這個波浪就沒有了。那麼這個水呀，就譬如這個理；這個波呢，就是事。所以呀，以理奪事門，本來不是沒有事，事也有；但是啊，被這個理給奪去了，給取消了，所以就沒有啊，這個事了。
故說生佛不增不減。出現品云：譬如虛空，一切世界，若成若壞，常無增減。何以故？虛空無生故。諸佛菩提亦復如是，若成正覺，不成正覺，亦無增減。何以故？菩提無相故。乃至云：設一切眾生，於一念中，悉成正覺，與不成正覺，等無有異。皆以無相平等故，不增不減，經亦同此說。非約一分眾生不成佛者，說無增減耳。
「故說生佛不增不減」：因為上邊這個道理，所以才說呀，眾生和佛是不增不減的；眾生成佛了，也沒有增加一個佛，那麼減少一個眾生；啊，佛再啊，倒駕慈航來做眾生，那麼眾生也沒有增加一個，在佛的分上來說，也沒有減少一個。
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在這個出現品呢，它說過，說過了。說眾生和佛呀，啊，就譬如虛空一樣，你說這個虛空，什麼地方增加一點點虛空呢？什麼地方又減少一點點虛空呢？「一切世界，若成若壞」：這世界所有的依正二報，或者成，或者壞，「常無增減」：在這個虛空啊，沒有增，沒有減。無論你世界是成，一切世界是壞，這個依報成了，或者壞了，這虛空也沒有增減；這個正報成了，或壞了，虛空也沒有增減。因為它是虛空，所以呀，就沒有增減；若有增減呢，就不會叫虛空了。
「何以故呢」：什麼原因說不增不減呢？「虛空無生故」：這個虛空啊，沒有什麼可以生虛空，也沒有什麼可以滅這個虛空。講這個道理是這樣講，但是啊，這個虛空也不是一個一定到極點。這虛空是由這個什麼生的？由這個覺性生的。
所以在楞嚴經說，「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」，這個虛空啊，在這個大覺性裏邊來比較，啊，像什麼似的呢？這虛空就像海，那個大海裡邊呢，一個泡沫似的。你不要以為虛空就是大到極點了，它沒有大過這個覺性；所以呀，這個覺性就譬如大海，虛空在這個覺性裏邊呢，就好像一個水泡那麼大，海裡頭一個水泡。
啊，所以呀，但是虛空還沒有生，沒有滅呢，也是啊，沒有相。那麼這個覺性呢？它更沒有生滅，沒有相！可是這個虛空就從覺性裏邊生出來的。
「諸佛菩提亦復如是」：這虛空無生啊，這個諸佛，和這個菩提覺性，亦復如是，和這個眾生，都是像這個虛空似的，它無形無相的。「若成正覺」：或者成佛了，眾生成佛了；「不成正覺」：或者呀，佛又倒駕慈航去做眾生，啊，不成佛了，不願意成佛了，願意做眾生；「亦無增減」：那麼雖然是這樣子，啊，在這虛空裏邊呢，也沒有增，也沒有減；在佛這個菩提，和成佛，和不成佛，也沒有增減。「何以故呢」：什麼原因呢？要講出個道理來呀！那麼現在就告訴你了，「菩提無相故」：菩提呀，就是個覺性，覺性啊，它沒有形相的。
「乃至云」：乃至於這個中間呢，就經過很多的路程了，由眾生到佛的果位上，中間呢，經過很長的一個時間，這乃至云，這麼說，乃至這麼說，怎麼說呢？「設一切眾生，於一念中，悉成正覺」：設，就是假設，這不是真的，就是啊，說這個道理，講出來這麼一個道理。你不要認為再，哎，就認為，哦，是這樣子！
世界上就沒有一個是「這樣子」，沒有一個不是「這樣子」；是這樣子，又不是這樣子；不是這樣子，又是這樣子。那麼你把這個「這樣子、不這樣子」，「不這樣子，這樣子」，你能分析清楚了，那就沒有執著。所以現在說「設」，設，就是啊，這樣子，假設可是，不是真的。
假設一切眾生啊，這所有的一切眾生，於一念中，就在這個一念之中，這一念之中啊，有九百個生滅，就在一念之中，生滅、生滅、生滅、生滅，有九百個。那麼在這一念之中啊，這是很短的一個時間，可是啊，看你這個念呢，斷不斷？你若這一念不斷呢，經過幾萬萬個大劫，都是一念；你要是斷了呢，就在啊，這個最短最短沒有時間，那也叫一念。但是這一念裏頭，說有九百個生滅，九百個生死。可是現在說在這個一切眾生在一念之中，都成正覺了，成正覺了。
「與不成正覺，等無有異」：和這個不成佛呀，沒有什麼分別。說那這樣子我們又學佛法想要成佛，成了也和不成是一樣，我們又現在就不成囉！反正成佛也是這樣子，不成佛還是這樣子！沒人叫你成啊！要讓我說呢，你想成佛都是貪心！若沒有貪心，你為什麼要想成佛？
說那這個佛也不貪了，這是一個什麼人呢？你若能不貪成佛，你問問你能不能不貪吃飯，不貪穿衣服，不貪睡覺，不貪這個眼看好的顏色、耳聽好的音聲、鼻聞好的這個味、舌貪嚐好的這種滋味，鼻聞香，舌嚐味，身貪觸，意就貪法，你能不能都沒有貪了？
說，哦，那不成佛，這個不貪成佛，這可以；其它的要是不貪？這是辦不到的！那麼其它的你辦不到，你怎麼就要辦到這個不貪成佛呢？你怎麼就想要辦到這個呢？在這個地方來審問審問，這是什麼道理？研究研究這個問題！
那麼你要是啊，研究來，研究去，成佛雖然是貪心，這個貪心不能停止的；貪這個成佛呀，比貪成餓鬼呀，那是好一點。你要貪其它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呀，就很容易變餓鬼，很容易變畜生，很容易墮地獄，那個也是由貪心造成的，因為你貪的那個罪孽過去了，你沒有貪這個善功德，所以呀，那是很危險的！不要講太多，講太多啊，把你們貪心都給講出來。
啊！那麼「等無有異」：不過這就是啊，教你沒有執著，說你做眾生再成佛呀，都是差不多。差不多可是差不多啊，但是一個明白，一個糊塗；所差就這一點點。「皆以無相平等故，不增不減」。「經亦同此說」：在經上啊，都是這樣說。「非約一分眾生」：這不是單單說的有一分眾生啊，「不成佛者」：不成佛的這一類眾生。這是說呀，啊，所有的眾生，不論哪一類，成佛不成佛，都是不增不減的。
Door3_015-028
六事能隱理門。謂真理隨緣而成事法，遂令事顯理不現也；如水成波，動顯靜隱。
前邊說啊，以理奪事門，這個奪啊，本來是搶奪，爭奪，這個意思啊，不太自然，用這個理呀，把這個事給奪去，只有理，沒有事。那麼這個奪呀，和這個隱不同，這個隱呢，是隱起來它還有；那個奪呀，就給奪去了。
這隱，「事能隱理門」：講這個事，它的力量大了，把這個理就隱起來；隱起來了，並不是沒有「理」了，這個「理」還是有，在那隱藏起來，你看不見了。這是說的什麼呢？這是說的「真如隨緣」，真如也就是真理。
這個真理呀，「隨緣而成事法」：那麼就啊，這個事相啊，就現出來了；所以說呀，「遂令事顯理不現也」：遂著啊，就使令，使令啊，什麼呢？使令這個事啊，顯明出來了，很容易呀，看出來這個事相，而理不現也，這個理呀，你就找不著了。怎麼找不著了？它隱藏起來。
這又有個比喻，比喻什麼呢？如水成波，動顯靜隱：就好像這個水呀，成波，水本來啊，沒有波，它平靜啊，這時候沒有波浪；可是它一動盪，這個水一動盪的時候，就顯出來了，啊，顯出有波浪；平靜的時候呢，這個波浪就隱了，啊，就沒有波浪了。
那麼這就表示啊，事，好像啊，水似的了；一動呢，它有波浪，顯出這個事，把這個理呀，就隱起來；一靜，這波浪就沒有了，那麼這個「理呀」，又現出來了。所以呀，「動顯靜隱」，這個靜的時候，這個理呀，就隱起來。那麼現在這個只有這個「事」，就好像啊，靜了，水沒有波浪了，所以這個「理」呀，就隨著隱，隱藏起來。
故法身流轉五道，名曰眾生。財首偈云：世間所言論，一切是分別；未曾有一法，得入於法性等。
「故法身流轉五道，名曰眾生」：法身，是諸佛的法身，是清淨的，這個法身徧滿一切處，所以說，流轉五道，這五道啊，你們各位想一想，什麼是五道？因為這五道啊，都不太樂，不太快樂；要是有天人呢，天道就有多少樂的成份在裏頭，所以這五道啊，就是啊，沒有算天道；要算天道是六道，所以你若六道，就可以加上天道了。
五道啊，這都是最低的，最低的，那麼叫五道，不錯了。五道啊，就是地獄道、餓鬼道、畜生道，這叫三惡道；再加上阿修羅道，這叫四惡趣；再加上啊，人，這就叫五趣，又叫五道，人道。
怎麼叫趣呢？趣呀，就是啊，往那個地方跑。人就向人的道上跑，狗就像狗的道上跑，啊，畜生向畜生道上跑，餓鬼向餓鬼道上跑，啊，修羅就向修羅道上跑，地獄就向地獄道上跑。說，那我知道了，墮地獄的人呢，是永遠墮地獄的，地獄的眾生啊，地獄道永遠都在地獄道，餓鬼道永遠在餓鬼道，畜生道永遠在畜生道，阿修羅道永遠在阿修羅，是人道永遠在人道。啊！你這一講啊，又講錯了！為什麼呢？這你是啊，落於這個斷常二邊了，這個變成常了。
那麼怎麼樣子呢？啊，人也可以跑到阿修羅裏邊去；你若是性情啊，願意鬥爭，將來你就做阿修羅；你呀，要是貪心重，就是啊，會變餓鬼；瞋心重，會墮地獄；你若癡心重，就會轉畜生，那畜生啊，多數都是啊，牠原來呀，都很愚癡的；那麼你要是有多少啊，這個人性，願意做人事，那麼就會去做人去。所以呀，這個人道裏頭也可以跑到其它的四道去；那麼其它的四道又可以跑到人道裏，所以這叫流轉。流，就是流來流去；轉，就是，啊，輪轉。
在這個阿修羅裏頭，啊，你忽然有一點呢，這個善心了，就可以呀，就走到人道上去；你要是做修羅又有惡心，那一定墮地獄去了。這叫雜居，「五趣雜居地」，互相啊，夾雜著。這叫啊，法身流轉五道。流轉這五道裏邊來，這就叫眾生了；本來法身是佛，流轉到五道裡呀，就變眾生了。說是怎麼流的？怎麼轉的？就因為迷，啊，就流轉五道了；覺，就是啊，脫出這個輪迴，這五道，「名曰眾生」。
財首菩薩這有一幾句偈頌說了，說什麼呢？說，「世間所言論呢」：說世間的所有的這個語言文字，這個言論呢，「一切是分別」：你呀，說出一個字來，就有一個字的分別；說出兩個字，就有兩個字的分別；說出三個字，就有三個字的分別；這寶印手，就有個寶印手的分別；啊，寶缽手又有寶缽手的分別。可是啊，在這個分別上，你要離開分別，那就是道了。不容易離得開的，因為你分別慣了，分別這個習慣太久了，所以呀，不容易離開，啊，一切是分別！
「未曾有一法，得入於法性等」：還沒有一個方法呀，和這個法性相合，和這個法性啊，啊，和合了。乃一切法，八萬四千法門，沒有一法和這個法性相合的，入於法性。怎麼叫入呢？這個入啊，啊，你在門外邊，到門裏邊來了，這入了。你這口氣出去了，那口氣又回來，這也入。你這個鏡子，和摩尼珠這麼互相啊，一照，鏡子光啊，也照到摩尼珠，摩尼珠也照到鏡子光，對了，這叫入。
這就表示什麼呢？表示我們這個自性啊，這個法身自性啊，若和那個佛性，大圓鏡智啊，互相一照，這叫入了。那麼現在可是沒有一法，啊，得入於法性等，等啊，還有其它的偈頌，還有沒有說完這個偈頌，等於啊，其它的偈頌這個道理，但是意思啊，都是這樣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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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真理即事門。謂凡是真理必非事外，以是法無我理故，空即色故，理即是事，方為真理。第七迴向云：法性不違法相等故。八、事法即理門。謂緣集必無自性，舉體即真故。上之二門，正明二諦不相違義；如濕不違波，波不違濕，舉體相即故。夜摩偈云：如金與金色，其性無差別；法非法亦然，體性無有異。
那麼第七呀，「真理即事門」：這個門呢，叫真理，就是事。這個說法是怎麼樣呢？這是說啊，「凡是真理必非事外」：所有的一切真理，並不是在這個事的外邊，就在這個事上就是真理。「以是法」：啊，以這個這種法呀，「無我理故」：這個法呀，是沒有我，有我這種的道理這個法，沒有這種法，法是啊，沒有我。
「空即色故」：這空啊，就是色，就是在這個空裏邊就是色；並不是啊，離開這個空才有這個色，也並不是離開色有空。所以說，理即是事，這個理呀，也就是事，「方為真理」：在這個事上你若找出理，這才是真理；你若離開事再去找理，那是沒有理的。
「第七迴向云」：在這個第七呀，迴向品上說，「法性不違法相等故」：這個法性啊，和法相，不相違背的；這個法性不違相，法相呢，也不違性。這有幾句偈頌說，「法生不違性，法性不違生。」這個法性啊，和法相是一個的。
「八，事法即理門」：前邊的那個真理即事；現在啊，這個事法呀，也就是理。你要是啊，沒有分別了，這個事，也就是理。這是所說的「緣集必無自性」：怎麼說事法就是真理呢？因為事啊，是從緣起，沒有因緣呢，不會有一種事相，是從緣起的。緣呢，集，它集聚啊，有這個因緣集聚啊，必無自性，緣起無自性，它沒有自性的；所以呀，「舉體即真故」：那麼所以呀，說這個事法就是理，舉出啊，這個相也就是性。所以說，法相不違法性。
「上之二門」：前邊這個兩個門，七、八這兩門。「正明二諦不相違義」：這就是啊，明白這個空有這兩種諦，也就是真俗二諦，啊，不相違義，互不相違；也就是啊，空色，空不礙色、色不礙空，啊，空外無色、色外無空。雖然呢，這個色外無空，空外無色；但是它還是兩個；啊，不相違義，雖然是兩個，又互相不違背，啊，彼此啊，很合作的。
「如濕不違波、波不違濕」：就好像什麼呢？這又舉出一個例子，舉出一個譬喻來說，就好像那個濕啊，那個波也是濕，濕也是波；波不違濕，濕也不違波；那麼有濕可不一定有波，有波呀，可一定會有濕。所以呀，「真空不礙妙有，妙有不礙真空」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「舉體相即故」：你舉呀，舉出這一個濕來，它就啊，有波；舉出這波，也有濕；舉體相即故，波就是濕，濕就是波。「夜摩偈云」：在這個夜摩偈呀，有這麼說，說，「如金與金色」：說這個好像金子，和這個金子的顏色，「其性無差別」：它那個性啊，沒有什麼分別。金和金的那個顏色，也就和這個濕啊，和這個波一樣的，其性無分別。
「法非法亦然」：這個法，和啊，非法，不是法，亦然，也是這樣子。這怎麼又不是法呢？有哪個不是法呢？這也就是說的這個「真空妙有」，這個真空，啊，和妙有，也是這個道理。「體性無有異」：那個本來的體性啊，沒有分別的。
Door3_017-030

此亦喻於如來之藏與阿賴耶，展轉無別。又由事即理故，雖有不常；理即事故，雖空不斷。
此亦喻於如來之藏與阿賴耶：那麼前邊所講這個道理呀，也就是啊，譬喻這個如來藏，和這個阿賴耶。阿賴耶是什麼？什麼叫阿賴耶有人知道嗎？不錯，就是第八識，叫阿賴耶。「阿賴耶」是梵語，翻過來叫「藏」，就是藏識；它那個地方，有很多的東西都藏到那個地方，善也藏到那個地方，惡也藏那個地方，無記也藏到那個地方，什麼東西都藏那個地方；那是一個，啊，最大的storage（貯藏庫），幾百萬萬的大劫的事情，它都收到那個地方。
「展轉無別」：那麼如來藏啊，就是阿賴耶識；阿賴耶識呢，也就是如來藏。有的時候它明白了，就是如來藏；有的時候糊塗了，就是阿賴耶識；啊，所以呀，這沒有什麼分別的，展轉無別。「又由事即理故」：事啊，就是理，這是說的「雖有不常」：雖然說是有啊，這個有可是妙有；不是啊，常常的這樣子，啊，不是啊，永遠都是這樣子，可是有，但是也不常。那麼「理即事故」：理呀，就是事，所以呀，「雖空不斷」：雖然呢，說是它是空了；理就是空了，可是空它也沒有斷，不是斷空。
又由事理相即故，起滅同時。須彌偈云：一切凡夫行，莫不速歸盡；其性如虛空，故說無有盡。智者說無盡，此亦無所說；自性無盡故，得有難思盡等。則同時四相，不待後無。
在前邊所講的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事外無理，理外無事，事理圓融無礙，所以才說「又由事理相即故」：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這種的道理的緣故，「起滅同時」：它生起呀，也是這個時候；息滅的時候，也是這個時候；起滅同時，沒有一個前後。
「須彌偈云」：在這個須彌山這個偈誦啊，裏邊有這麼幾句它說的，「一切凡夫行」：這一切凡夫他們所修的這種行，所行的這種行，「莫不速歸盡」：沒有啊，不是很快就完了的。凡夫行，凡夫所行的事，很快的就沒有了，沒有啊，哪一種是長久的，凡夫所行的這個事。
為什麼呢？「其性如虛空」：這個凡夫所行的，所有的行為呀，也好像虛空似的，暫有還無，還是歸於空，歸於虛空；「故說無有盡」：因為啊，它像虛空似的，所以說沒有盡；本來很快是沒有的，但是因為它像虛空，虛空什麼時候會有盡呢？會把虛空沒有了呢？
「智者說無盡」：所以呀，這有智慧的人，就說啊，這是無盡，沒有窮盡，沒有了的時候；因為虛空不會了，所以說這個也是無盡。「此亦無所說」：這個呢，這個無盡也是沒有說什麼，所以無所說。你不要以為無盡就是啊，有所說了，還是沒有所說。
說的是什麼呢？說的是它那個「自性」：虛空的自性沒有窮盡，沒有了的時候。「得有難思盡呢」：所以呀，才說有一個不可思議的，這個沒有窮盡的，等等的說法。這個是說的什麼呢？就說的「同時四相」：生、住、異、滅呀，都同時就具足這四相。
不需要啊，「不待後無」：不是說啊，生了然後再沒有，生了住，生了異，異了滅，這個有一種次第的；沒有次第就有生、住、異、滅；為什麼呢？因為它啊，這是同時起滅，起滅同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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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令究竟斷證，離於能所；十地品云：非初非中後，非言辭所及；迴向品云：無有智外如，為智所入；亦無如外智，能證於如等。
「亦令究竟斷證，離於能所」：這個究竟斷惑，證真，離開呀，這個能斷，和所斷；能證，和所證。這就好像啊，這個龍女獻珠啊，立即成佛一樣，也就是這個頓法。頓法呀，是離開一切相，也就是啊，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那麼這個究竟斷惑證真，沒有能，也沒有所，沒有能斷，和所斷；這就是啊，頓，頓證，頓斷，啊，所以呀，能所都離開了。
所以十地品就說，十地品有這麼幾句偈頌說，「非初非中後啊」：說啊，這個斷證啊，在這個十地的這種果位呀，也不是初地，也不是一開始，初啊，一開始，也不是在中間，也不後，啊，沒有啊，初、中、後。好像初夜、中夜、後夜，這有一個先後，沒有的。「非言辭所及呀」：這種頓證啊，頓斷呢，不是言語所能說的出來的，言語沒有法子把它形容出來。
「迴向品云」：在迴向品呢，也這麼說，「無有智外如，為智所入」：沒有一個這個智外邊的這個如如之理，再啊，為這個智來到這個如如的理上。這個如如理就是如如智，如如智也就是如如理。「亦無如外智」：在這個如外邊，沒有一個如如的智，啊，「能證於如」：這個如如智能證道這個如如理，沒有的；如如智和如如理是一個的。這種的道理呀，說也很多，那有很多這種的說這種的道理的這個經文，所以說有個「等」字。
九真理非事門。即妄之真，異於妄故，如濕非動。十、事法非理門。即真之妄，異於真故，如動非濕故。慚愧林偈云：如色與非色，此二不為一。又云：如相與無相，生死及涅槃，分別各不同等。
這個第九門呢，叫「真理非事門」：前邊呢，說真理就是事，事就是理；又說理事無礙，事理無礙，互相啊，無礙。現在呀，又說不是了；這「不是」，也是無礙，你不要以為「不是」就是礙；那麼你能啊，在這個有礙，和無礙，都變成圓融無礙，這就是事理無礙。所以呀，在第九門呢，又分出來，說，真理不是事。
為什麼呢？說，「即妄之真」：由這個妄證得這個真，「異於妄故」：和那個妄不同的，和那個妄不一樣了，所以說這個真理就不是那個事了。那個事就是個妄，這個真理就是個真，不同了。那麼說廣說不同這有什麼道理呢？有什麼理由呢？這說了，「如濕非動」：好像那個濕啊，不是個動。那個濕就是個濕，濕不是動。這是第九門。
第十呢，又說啊，「事法非理門」；這個事啊，不是個理。怎麼樣呢？就說，「即真之妄，異於真故」：啊，由這個真理要變成啊，這個妄，妄事，這個事就是妄，啊，異於真故，和這個真又不同了，和這個真理又不同了。這也有一個比喻，比喻什麼呢？「如動非濕」：好像那個動啊，不是濕。
那麼這個道理呢，講來講去，好像啊，來回推車，來回說過來，說過去，都是這個。這怎麼樣子呢？為什麼要這樣說呢？就是啊，差一點點，你要是有所執著，就不能開悟了；就這一點點，你要無所執，就會啊，得到自在了，沒有分別了，所以呀，如動非濕。
在這個慚愧林菩薩說這麼一首偈，他說的，他這說的也沒有什麼道理，你聽著，「如色與非色」：那個色，與非色，「此二不為一」：當然這兩個怎麼可以作一個呢？這個此二不為一這還要說嗎？不說人人都明白，啊，但是他要這麼說。但是不為一，那麼是兩個嗎？也不是的，道理就在這個地方！那麼非一非異，非一非二，二而不二。
「又云」：又說了，「如相與無相」：又說這個相，和無相，有相和無相，有為和無為，「生死及涅槃」：有相，就是生死；無相，就是涅槃；有為，就是生死；無為，就是涅槃。「分別各不同等」：說是這樣說啊，但是要分別起來呀，各有各的道理，沒有法子把這個道理說得完。
你若想明白這個道理，就多看楞嚴經，楞嚴經上啊，那個道理就是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，啊，這見、聞、覺、知這種種的性，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見、識，這都是啊，周徧法界的。你研究研究那個道理啊，就執著就會少一點。
Door3_019-032 51.華嚴經疏淺釋-第三門-宣化上人
上七八二門，明事理非異；九十二門，明事理非一；故為無為，非一非異。第四迴向云：於有為界示無為法，而不滅壞有為之相；於無為界示有為法，而不分別無為之性。
「上」：在這個前邊呢，「七八這二門」：說的這個事理無礙這個道理，是說的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事理呀，沒有什麼分別；沒有分別，所以叫「非異」：不兩樣，事和理是一樣的。那麼為什麼還要說有事，又說有理呢？既然是一個，就說一樣就可以了，為什麼又要立出這兩個名稱呢？這就啊，有個譬喻，譬喻什麼呢？就是說的這個水不異波，波不異水；水，也就是啊，這個波之全；波，也就是這個水的一個表現。雖然有波，有水，但是啊，還是一個，所以叫非異。
那麼「九、十這二門」：第九門，第十門，就說的明白這個「事理啊，非一」：不是一個，那麼事就是事，理就是理；事不能混為理，理不能啊，混為事。所以這個兩個門呢，就說非一，不是一個，不是一個。那麼這個呢，事和理，有的時候啊，不是一樣；那麼有的時候呢，又不能分開。
什麼時候不一樣呢？你有所執著的時候，就不一樣了；什麼時候是一樣呢？你無所執著，就一樣了。故為無為，非一、非異：為，就是有為；無為，就是無為法。什麼叫有為法呢？什麼又是無為法呢？有為，就是有所作為的；就是有造作，有形相，你可以看得見的，這是有為法；就是啊，要有人去造它，它才有這種法。無為法呢，就是啊，無所作為的，沒有造作的，沒有形相，這就是個理。有為法就是個事，無為法就是個理。
所以呀，說「非一亦非異」：不是一，也不是異。在這個不是一，不是異，也不是一樣，也不是兩樣，啊，那麼妙的地方也就在這！
在這個大般若經上啊，須菩提問，說是啊，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那麼有為法，和無為法，究竟啊，是有沒有高下？是不是平等？請問世尊！那麼佛呀，就對他說了，說這個你問的這個有為法，和無為法，是一個是兩個？這個有為法，非有為法；無為法，非無為法；有為法也就是無為法，無為法也就是有為法。你離開有為法，就沒有了無為法；離開無為法，也沒有有為法。
這是說的什麼呢？就是說啊，名稱是兩個，本體是一個，啊，甚至於連一個本體也沒有！這就是啊，講這個有為法，和無為法；有為法，就是有生滅的；無為法，就是沒有生滅的。
所以在這個第四迴向那一品，有這麼幾句經文說的，說什麼呢？說，「於有為界示無為法」：在這個有為的這個界，這個世界，有為的這個範圍裏邊，示現呢，這無為的妙法；可是啊，「而不滅壞有為之相」：這個雖然是無為的法，可是啊，有為這個相還沒有滅壞。就是在這個有為上，就是顯的這無為法，這說的。
「於無為界示有為法」：在這個無為的這個界限裏邊，這個範圍裏邊，來呀，顯示這個有為法；可是啊，「也不分別這個無為之性」：沒有分別；你若一分別，那就不是無為了。這個所以呀，在這個無為的界，示現有為法，也不分別這無為之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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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之十事，同一緣起，故云無礙。約理望事，則有成有壞，有即有離；事望於理，有顯有隱，有一有異，逆順自在，無障無礙，同時頓起深思，令觀明現，以成理事圓融無礙觀也。
「上之十事」：也就是啊，前邊那個十門，這個十門，講這個事理無礙門，理事無礙門，事非理門、理非事門、事即理門、理即事門、講了這麼多，有理把這個事給奪去了，事又把這個理給顯出來。這些個道理，「同一緣起呀」：它們同是由這個緣起而生的。因為由緣起而生，所以就啊，說它是無礙。因為這個緣沒有自性的，啊，有這個因緣，才生出啊，這個事，又把它明顯的說一說。
「約理望事」：望啊，就是來看一看；由這個理，來研究研究啊，這個事的問題。「則有成有壞」：那麼這個理呀，是無成無壞；這個事啊，是有的時候成，有的時候又壞了；成的時候就有事了，壞的時候就沒有事了，事就了了，事就沒有了，所以叫壞。這個事成了，這個事壞了。
「有即有離」：即，就是有的時候這個理就是事，有的時候事就是理；有的時候啊，這個理就離開這個事，有的時候事也離開理。那麼這就是啊，圓融無礙，怎麼樣說就怎麼樣有道理，所以才呀，就假設出來這麼多的這個理論，這麼多的道理來。
「事望於理」：前邊呢，這是理望於事；要是用這個事來研究這個理呢，事望於理，以這個事來研究這個理的這種的問題，就「有顯有隱」：因為這個理呀，不能說是成，也不能說是壞，也不能說是即，也不能說是離；所以呀，就說有顯，顯，就是顯露出來；有隱，隱，就是啊，不是沒有，是隱藏起來，是隱起來。「有一有異」：有的時候就說一，有的時候又說異；有的時候又說非一，有的時候說非異，啊，這種的道理。
那麼這樣說，又那樣說，未免呢，就有一個「順」，有個「逆」；有的時候啊，人聽這個道理是聽的很對的，啊，它又變成那樣一個道理來。本來說，喔，事就是事，啊，這對的；理就是理，這對的。啊，他又說事就是理，和以前那個道理不對了，相違背了，但是可是無礙。雖然違背，還是講的通這個道理，沒有礙，所以叫「順逆自在」。
這個自在，怎麼叫自在呢？好像我坐這個地方，雖然沒有一個cushion（坐墊），但是也很自在的，坐在這個地方，還比呀，在這個監獄裏好的多，這就是自在了。那麼你坐那個地方也覺得不舒服，站著也覺得不舒服，啊，那就不自在了，就是不對，就是啊，不合理了。好像那個在監獄裏頭的人，啊，他怎麼樣也覺得不自在，所以呀，沒有人願意坐監獄的，沒有人願意在監獄裏頭去坐。。
其實怎麼樣啊？在監獄裏頭，你若是坐監獄，在那打坐修行，一樣的嘛！你不麻煩人，也沒有人麻煩你，更可以呀，沒有妄想，入那個監獄定，度納各監獄眾生；他們一看，喔！這個人真是很奇怪！他怎麼一天到晚在這坐著也不動彈？這就順逆自在；在監獄裏你也能入定，那就是順逆自在了；甚至於在廁所，啊，一樣的入定。好像羅睺羅似的，在廁所他一樣入定；廁所本來是很臭的，咦！他不入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了，所以呀，也不覺得它那個地方是不乾淨，這就是順逆自在了。
「無障無礙」：也沒有一切障，也沒有一切礙了。同時頓起深思：在這個同一的時候，頓然間呢，有這一種深思的觀察力，啊！這妙觀察智；妙觀察智同時頓起。「令觀明現」：令這個妙觀察智啊，很明顯的現出來，以成事理圓融 無礙觀也：以成就啊，這事不礙理，理不礙事，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啊，非一非異，非成非壞，非顯非隱，非即非離，成就這種的無礙圓融，圓融無礙，啊，這種的無礙圓融的妙觀察這種智慧。
